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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用大提琴奏《红楼梦》
都像是走了一段很长的路

李垂谊携手底特律交响乐团演绎《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

瑕……” 当 87 版电视剧 《红楼梦》中
《枉凝眉》《葬花吟》 等音乐的经典旋

律，幻化成大提琴如泣如诉的音符时，
台下的上海乐迷如痴如醉。日前，底特

律交响乐团在音乐总监莱昂纳德·斯

拉特金执棒下， 携手中国大提琴家李

垂谊登陆东艺， 全球首演改编自王立

平影视音乐作品的交响乐版 《红楼梦

大提琴随想曲》。
《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由李垂谊

和香港作曲家黄学扬改编。演出前，多
年旅美、 现常居欧洲的李垂谊告诉记

者， 这是他首次在上海完整演奏中国

风格的作品。 “87 版《红楼梦》中的每

首曲子都在讲述不同的故事， 听到以

后， 我整个人深陷于作品的高潮和低

谷之中。而当我演奏《红楼梦大提琴随

想曲》 时， 感觉像是走了一段很长的

路，不仅是技巧的锤炼，更关乎心灵的

感动。 ”
共 同 接 受 采 访 的 作 曲 家 王 立 平

说： “曹雪芹、 《红楼梦》 属于中国

也属于全世界。 我非常乐于看到大家

改编 《红楼梦》 音乐作品， 努力把中

国文化散播到全球。 弘扬中华经典并

真正走出去， 需要在国际舞台上活跃

的音乐家、 我们这一辈作曲家、 东艺

等搭建合作平台的机构， 以及热爱文

艺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把国人的

文化自信树立起来， 也让外国人爱上

中国文化。”

《红楼梦》音乐像鱼，不
同加工方式不会影响它的
原味

87 版电视剧《红楼梦》，在王立平

的人生中占有重要位置。 为谱写全剧

音乐，他耗时四年半，总谱达若干斤。
王立平说：“创作前我有很多方案，但

最后落笔时，就再没改过一个音了。 ”
在《红楼梦》歌曲和器乐曲中，王立平

运用古典音律，以及古筝、琵琶、竹笛、
二胡、编钟等中国传统乐器，让音乐充

满中国风情。事实上，当初他也将大提

琴作为了配器之一，“大提琴很接近人

声，能细腻地表达作品中的情感”。
此前，曾有根据《红楼梦》剧中音

乐改编的小提琴协奏曲、 大提琴重奏

等。这一次的改编版则以交响乐呈现。
王立平认为，《红楼梦》 音乐的核心在

于情感， 无论是用民乐还是西洋乐器

来演绎，都可以引发中外乐迷的共鸣。
“《红楼梦》像鱼，哪怕使用红烧、清蒸、
煎炸、炖煮等不同加工方式，鱼的原味

也不会改变。 好比这次用交响乐团的盘

子来托着中国旋律，《红楼梦》 的韵味依

然存在。 ”“全球各地的人们有自己接受

度比较高的乐器， 这就需要通过多种表

现手段来扩展观众群体， 让不同口味的

乐迷领略到中国音乐的魅力。 ”
《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的改编，同

样历经了四年半的打磨。 当李垂谊第一

次听到《枉凝眉》《葬花吟》时，他激动得

浑身发颤；黄学扬则看了三遍 87 版《红

楼梦》，念念不忘于剧中音乐。“事实上很

多音乐家都愿意谱写中国风格的作品，
他们的选择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王立平说。

指挥斯拉特金表示一定
要看 87 版电视剧《红楼梦》

《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选用了 87 版

电视剧《红楼梦》中的音乐《引子》《晴雯

歌》《聪明累 》《分骨肉 》《枉凝眉 》《葬花

吟》，并在其中加入了一段华彩乐段。在编

配上，这些曲目得到重新组合，并根据乐

思的流向稍作延伸，力求展现原曲韵味。
李垂谊与底特律交响乐团在演奏速

度、音响平衡等领域进行了多次磨合，旨
在凸显中国风格。 当指挥斯拉特金听过

演奏之后，表示自己一定要看 87 版电视

剧《红楼梦》。
此前在长沙演出时， 有人告诉李

垂谊， 他演奏时双目含泪地向远处凝

望， 犹如伶人一般非常投入。 “《红楼

梦》的音乐是可以走进人内心深处的，
它所具有的感召力足以让全世界的人

为之流泪。 ”李垂谊说。
据悉，《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还

有个大提琴和钢琴合奏的版本。 11 月

30 日，李垂谊将再度登陆东艺，与德国

钢琴家联袂献演该版本。 李垂谊认为，
大提琴和钢琴合奏版犹如近距离与观

众分享故事， 交响乐版则像在上演大

戏，每个声部都在演绎各自的角色。

传统文化走出去重在赢得艺术尊重
———访昆剧《红楼别梦》服装造型设计师叶锦添

昨天下午，昆剧《红楼别梦》剧组

全体人员， 挤满了上海昆剧团三楼的

排练厅， 为明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

厅的首演，做着最后阶段的彩排冲刺。
作为本剧的服装造型设计， 叶锦添也

不例外。 他举着单反相机对着演员不

住地拍摄，快门几乎没有停过。
这个凭《卧虎藏龙》拿下奥斯卡金

像奖的设计师， 先后为多部红楼梦题

材的文艺作品设计服装造型。 再续红

楼缘，他感慨这部文学经典“永远有得

做”。 从艺数十年，他的作品具有浓郁

的中国古典美学特质，同时又在欧洲、
美国都有回响， 谈到传统文化如何站

上国际舞台， 他分享自己的感悟：“中
国传统艺术要走出去不难， 但是要让

西方观众以艺术审美而非猎奇的心态

去欣赏并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不能被西方观念审美所影响， 而应该

更深入地了解和展示自己的东西。 ”

回归《红楼梦》的戏曲之美

谈到这次与《红楼别梦》的结缘，
叶锦添被其别具一格的视角所吸引：
“过去演出的传统戏， 故事是固定的，
有着我们熟悉的程式身段， 而这部戏

在既有的《红楼梦》中伸出一个触角，
从中国人熟悉 的 题 材 中 发 展 出 多 样

性，讲述宝玉与宝钗的故事。这也给了

老戏一个新的开拓方向， 我觉得很有

意思。 ”在他的理解中，因为《红楼梦》
是曹雪芹的未竟之作， 它的不完整给

了后世不断演绎的可能性。
新的故事也给了他在服装造型设

计上的创作空间。 不管是电视剧版还

是歌剧版《红楼梦》，叶锦添都把设计重

心放在林黛玉身上， 这一次的 《红楼别

梦》，宝钗成了唯一的女主角，某种程度

上算是一次全新的创作。
虽然是全新创作，却对昆剧传统有充

分的尊重。相比与吴兴国合作实验京剧时

期造型的“离经叛道”，这一次，他在曹雪

芹对人物服饰描述和昆剧舞台传统中努

力寻找联结点。他说：“昆剧是中国传统写

意美学的代表，从程式到唱腔自有一套完

整甚至严苛的规矩标准。 ”
而早在此前的《红楼梦》相关创作时，

他就借鉴了传统戏曲的表现。 在他的《流
形：叶锦添的创意美学》一书中，他谈到：
“推敲曹雪芹时代的审美观点， 包括宝玉

的造型，经常有裘袍、戴冠、马蹄袖……色

彩与造型十分抢眼, 都有些戏曲味。 ”浓
烈的服饰色彩，闪亮的头饰，这些仍旧在

这一版《红楼别梦》中得到不同程度地

展现。

以艺术的姿态平等交流切磋

从 《胭脂扣 》到 《大明宫词 》再 到

《卧虎藏龙》，叶锦添的作品中，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写意与诗意氤氲其中。 其

中，《卧虎藏龙》在世界范围广受认可，
给了叶锦添很深的感触。 一个能够跨

越文化， 以深层次的情感打动观众的

故事非常重要。虽然人物是东方的，造
型是东方的， 可西方观众亦能在其中

找到感情的投射。
而对于戏曲这样的传统艺术走上

国际舞台，叶锦添则认为，不被西方观

念审美所左右是首要的，“如果只是他

们喜欢看什么就给什么， 很容易走上

传统文化符号化的道路。”全球化的语

境下， 有些西方观众会把别人的传统

视为“异类”，印度舞、非洲鼓不会被作

为艺术样式， 而是被当成一种民俗文

化。如果当地的观众，是以猎奇的心态

去接触异域文化，他们或许会感兴趣，
但并不会真正了解你欣赏你。

基于此， 他认为找到合适的平台

很重要。 他说：“我曾听说一个剧团在

巴黎演出， 选了一个歌舞厅， 现场气

氛很热闹， 但并非艺术的平台。” 而

另一方面， 海外有不少优质的艺术节

和专业的艺术家， 这是国内艺术创作

者更应关注的展示切磋平台。 与此同

时， 进入陌生的文化语境， 传统文化

人也要为观众做足功课。 因此， 对于

像昆剧这样有着复杂审美体系的艺术

形 式 ， 前 期 的 普 及 宣 讲 必 不 可 少 ，
“不能让走进剧场的人对你的艺术样

态一无所知”。

存在的声音，镌刻在记忆里
———观著名指挥家莱昂纳德·斯拉特金

携底特律交响乐团首次来沪演出有感

刘雨矽

音乐会给每一位音乐家以存在的

意义， 每一次的演出都是久远时光的

剪影。那么，音乐会给每一位听众带来

的则是时续不断的音响体验， 那些回

响在交错时空里的悲欢之歌， 是否亦

能在记忆的夜幕下沉眠？
7月30日，世界著名指挥家莱昂纳

德·斯拉特金携美国底特律交响乐团

首次来沪演出， 与中国香港艺术家李

垂谊一起演绎与众不同的“红楼梦”随
想， 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了一场浪漫

的夏季逍遥音乐会。
《坎迪德》是美国著名作曲家莱昂

纳德·伯恩斯坦创作于1956年的音乐

剧，由莉莉安·赫尔曼改编自伏尔泰的

中篇小说《老实人》。音乐会版的《坎迪

德》 序曲因其灼热的音响态势至今仍

是音乐会开场曲目的热门之选。 指挥

家斯拉特金， 这位儒雅的音乐学者对

序曲中段落结构的把握精准到位，激

情澎湃处对节奏分句的处理又不失灵

活、恰到好处。当晚的演奏虽没有音乐

剧中华丽缤纷的舞台效果， 但其快速

转换的节奏和多元的音乐风格， 有如

一帧帧极速播放的幻灯片， 情境直呈

式地叙述着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令

现场的听众应接不暇。
与之前曾上演过的大提琴和钢琴

版的《红楼梦》相比，这次管弦乐版的

《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则为听众打开

了一个视觉空间。 大提琴的独特音质

极具感染力， 外细内柔的声线擦溅出

点点花火， 这是情感厚度与音调力度

的完美应和， 一路漫撒， 如滩涂般漫

涨。 音响张力的带入感使听众仿佛置

身于故事情节当中， 着实为一种奇妙

的感受。 其选材取自1987年版电视剧

《红楼梦》中的六首歌曲（《引子》《晴雯

歌》《聪明累》《分骨肉》《枉凝眉》《葬花

吟》），在黄学扬和李垂谊的改编下，根
据每首作品乐思的流向稍作延伸，此

消彼长，无缝衔接。在力求展现原曲韵

味的同时， 大提琴与每件乐器的角色

担当，更为原作曲者王立平老师对《红
楼梦》 中金陵十二钗的深刻刻画作出

了新的诠释。在华彩乐段中，李垂谊尽

情地释放大提 琴 自 身 蕴 含 的 内 在 潜

力，颤弓徐疾有致，透过音色和力量上

的层次变化过渡至《葬花吟》。 在演奏

《葬花吟》时，他更像是一位诗人，以自

洽的表达方式演绎着专属 “弓语”，运

弓落位，丝丝入扣，字句斟酌，绘声绘

色。尤其是迎来尾声，大提琴的声音消

匿在合奏之际， 仍牵引着听众的视线

有意去追寻它的踪迹， 在声音的消逝

中衍生梦境。
一朝入梦， 终生难醒……用西方

的大提琴诠释中国的音乐作品早已不

足为奇，但李垂谊的音乐有一种缱绻、
隽永的力量， 能让人的心绪随着他的

弓弦起伏跌宕， 最终找到音乐的归属

感。作为全面的音乐家，李垂谊更多注

重的是完整的音乐表达， 也许正是由

于他生活中那 些 多 出 一 点 的 不 同 经

历，才淬炼其演奏时不同灵感的抒发，
为底特律乐团增添了出色的技巧性和

鲜明的音乐性。
通常而言， 一部音乐作品在被接

受的过程中是会有所消耗的，但经典的

作品却具备一种特殊的“缓释性”，它可

以让听众慢慢接近，并且每一次临赏的

感觉都有所不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就

有如此特质。《第四交响曲》创作于1877
年，题献给梅克夫人并称之为“我们的

交响曲”， 这也是其著名的 “悲剧三部

曲”之一。出于对第二乐章的偏爱，现场

聆听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寻求与以往听

此乐章时感官直觉经验的契合度。斯特

拉金指挥的版本，双簧管独奏的语态气

若游丝，管弦乐的齐奏多了一份温润姿

态，不再像忧愁的心灵独白，仿佛是在

对话、应答，但却是“我在用你的沉默与

你对话”。 如果用“浮世的悲哀”这五个

字来形容之前对这部作品的理解，那么

这次临响后，我认为“浮世的悲欢”会更

为贴切。 因为我想，欢中的哀要比哀中

的哀更显一种苍凉变幻的感觉……
整场音乐会既风格多样又不失延

续地徜徉， 这与指挥家斯拉特金强调

音乐的流动性十分相关。 返场时加演

的美国作曲家 安 德 森 的 管 弦 乐 小 品

《春季的第一天》 和由斯拉特金的父

亲———指挥家兼小提琴家费利克斯·
斯拉特金改编、 颇具美国风格的 《卡
门》， 斯拉特金对此作品信手拈来、驾
轻就熟， 伴随观众们充满律动性的掌

声与乐队间的默契互动， 将整场音乐

会的气氛推至另一个高点。 这是一位

真实而纯粹的音乐家， 通过作品与听

众，建立各种通路的连接，与情绪的，
与内心的，与记忆的。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所有的童话故事都应有暖意

亚瑟·皮塔打造舞台剧《卖火柴的小女孩》

寒冷的冬夜，空无一人的街头，饥寒

交迫的小女孩点燃最后一根火柴棒，当

火光照亮夜空， 她亲爱的祖母真的出现

在眼前……由葡萄牙籍编舞家亚瑟·皮

塔编导、英国“开心制作”公司打造的魔

幻儿童舞台剧《卖火柴的小女孩》，让这

部安徒生的童话停留在了最温馨的那个

瞬间。 今年八月，它将首度访沪，献演上

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
被誉为编舞“鬼才”的亚瑟·皮塔，曾

于2011年应英国皇家芭蕾舞团之邀，将

卡夫卡的中篇小说 《变形记》 改编成舞

剧，其才华获得了英国奥利弗奖、南岸天

空艺术奖等权威奖项的肯定。而《卖火柴

的小女孩》除舞蹈之外，还糅入了台词表

演、原创音乐演唱等元素。相较于基调沉

重的原著，舞台剧通过细腻的肢体语言、
温暖的音乐，更强调与人为善的意义，并
赋予了原本悲伤的童话故事一丝暖意。

亚瑟·皮塔表示，他希望把虚构世界

和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 同时能以最温

柔和开放的方式， 为孩子们探索那些艰

深的话题———比如死亡和霸凌。 作为一

部亲子剧，它也提醒所有年龄层的观众，
要关怀身边事物，拥有柔软的心。

由于原著故事背景同样发生在圣诞

夜，《卖火柴的小女孩》 是部为圣诞节而

定制的作品， 在伦敦舞蹈演出地标之一

赛德勒·维尔斯剧院首演后，获得当地媒

体好评， 现已成为英国圣诞节期间的热

门亲子舞台演出。
精致的舞台、 带有魔幻色彩的造型

都散发出唯美的气息。 亚瑟·皮塔透露，
作品的整体风格借鉴了意大利电影大师

费德里科·费里尼执导的影片 《阿玛柯

德》。 色彩斑斓的裙装与帽饰，夸张的腮

红和眼影，既有荒诞乖张的漫画感，又有

活色生香的复古味。
此外， 剧中全部台词和歌曲均使用

意大利语演绎。 值得一提的是，《卖火柴

的小女孩》登陆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时，将
在演出后设立“仅限孩子提问”环节，届

时小朋友们可以与亚瑟·皮塔及主演对

话，分享观演体会。

快 评

王立平：
创作《红楼梦》音乐
我把自己放在最后

当初我写87版电视剧 《红楼梦》
音乐时， 曾纠结是按照流行歌曲风格
还是影视音乐传统来写。最终，我选择
忠于原著，按照《红楼梦》的自身风格
来写。为《红楼梦》谱曲时，我第一次下
定决心要把曹雪芹和他笔下的人物放
在最前面，把自己放在最后。 曲成后，
我也曾担心典雅甚至何其太雅的风格
也许难以受到欢迎。但事实证明，符合
中国人感情脉络的音乐， 能被今天的
人们理解和感动。 我认为在对待民族
经典文化时，最重要的是传承。

我们那代人胆小， 自己不知道的
内容得弄清楚了才敢写。 现在很多人
是古今中外都敢写， 能把不同题材都
写成一个风格， 这是我们那代作曲家
不敢也不屑的。 从《驼铃》《牧羊曲》到
《大海啊故乡》，每写一首歌曲，我都曾
深入体验生活，不断思考后再落笔。创
作是件艰苦、 没完没了并且魅力无穷
的事情。 我在谱写《红楼梦》音乐时更
倾尽了所有，单就这部作品而言，已是
无法写得更好了。

眼下能被广为流传和铭记的影视音
乐作品越来越少， 是因为很多人的心变
得浮躁了，不那么精心地创作，也就写不
出长久的作品。 沉默了那么久，我想中
国应该又到出名家、 出名作的时候了，
因为老百姓对当下的情况并不满意。

目前我正在写《红楼梦》歌剧。 现
在的好旋律太少了， 我希望能为这个
世界多留下一些东西。 成败对我来说
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个老头做了些努
力，这是份情结，亦是份责任。

名家观点

日前， 中国大提琴家李垂谊携手底特律交响乐团登陆东艺， 全球首演改

编自王立平影视音乐作品的交响乐版 《红楼梦大提琴随想曲》。 郭新洋摄

叶锦添为昆剧《红楼别梦》中薛宝钗设计的服装造型。 （上海昆剧团供图）

由编舞“鬼才”亚瑟·皮塔编导的魔幻儿童舞台剧《卖火柴的小女孩》，本
月将献演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图为该剧剧照。 （英国“开心制作”供图）

■本报记者 黄启哲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